
谁谓荼苦
王同举

《诗经》里说“谁谓荼苦，其甘
如荠”，诗句中的“荼”就是苦菜。

苦菜是乡下极为常见的一种
野菜，叶片细长，边缘有锯齿，茎秆
是中空的，轻轻一掐就渗出白汁。
苦菜“贱生”，骨子里透着一股韧劲
儿，无论是在荒坡地、田埂边，还是
在土墙缝里，它都能扎根生长，一
场雨后就能蹿出老高。入夏，苦菜
的茎秆顶端开出一朵朵小黄花。
花谢后，花托上结出细小的籽，风
一吹，籽儿落进泥地里，来年春天
又会孕育出一片新的生机。

老家屋后有一片荒坡地，入夏
后，雨水频繁，苦菜疯长，母亲就挎
了小篮子，带着我去地里挖苦菜。
母亲沿着坡地细细搜寻，看到苦菜
丛生的地方就蹲下身，左手拢住一
把苦菜，右手握铲，把铲尖探进苦
菜根部的松土里，轻轻往上一撬，
一棵完好的苦菜就被挖出来了。
我嫌用铲子麻烦，就伸手去扯，有
时候用力过猛不小心摔倒，弄得满
身都是草渣和泥，狼狈样惹得母亲
大笑不止。母亲总是每隔几步才
选几棵下铲，她说：“苦菜是靠泥里
的根串着长的，同一片地挖得太
密，这片地就断了‘香火’，来年可
没得挖了。”看似粗糙的话里，却藏
着乡人最实在、最朴素的生活哲
学。在土地上讨生活，就得像挖苦
菜一样，不可过度索取，要留几分
厚道给土地，生命才能得以延续，
生活也就还有盼头。

不一会儿，竹篮里就堆满了脆
嫩嫩的苦菜，苦菜根部还带着泥。
手握过苦菜叶，沾上了苦菜那股独
特的清苦味儿，久洗不去。

苦菜的苦跟苦瓜不一样。苦
瓜的苦是“直筒子”脾气，从入口第
一口到最后一口都铆足了劲，苦得
执着，苦得彻头彻尾。苦菜就没这
般霸道，它苦得随和，洗净了跟蒜
泥、醋一拌，苦菜叶裹着醋汁在舌
尖打个转，苦气被醋香勾着，先退
了三分锋芒，却又不会完全藏了踪
影。嚼到最后，舌根子底下尚留着
点苦底子，咂咂嘴，还能品出一股
沁人心脾的回甘。

苦菜吃法简单，最常见的是凉
拌。将苦菜洗净、焯水，沥干后切
成段，拌上蒜泥、醋和盐，淋上香油
即可端上餐桌。夹一筷子入口，先
是舌尖上漫开一股清苦，味涩却不
刺喉，咽下后，喉咙里会慢慢泛出
一丝甜意。煮苦菜蛋花汤时，苦菜
叶在沸水里舒展，锅中飘起淡淡的
苦香，苦菜的绿与蛋花的黄相映成
趣，看着就令人食欲大增。

《本草纲目》说苦菜能清热解
毒。有一回我嗓子疼，咳嗽不停，
母亲就去地里挖些苦菜回来，把根
须洗净，掺着冰糖一起煮水给我
喝。喝下去后，嗓子就像被清凉的
泉水滋润过一般，感觉舒服多了。
乡下的孩子总喜欢在田埂上玩耍，
若是被蚊虫叮咬得浑身发痒，随手
掐下几片苦菜叶，放在掌心揉搓出
汁，往瘙痒处一抹，痒意便消，比抹
清凉油还管用。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垄上
曛风又起，千年前的采菜人早已作
古，苦菜仍贴着地皮蓬勃生长，年
复一年地开花、结籽。苦菜扎根的
泥土里，总藏着未说尽的故事，就
像那些被留存下来的根须，在泥地
里暗暗攒着劲儿，等一场雨水便冒
出新绿。原来时光早把最深的情，
酿成了舌尖上的回甘，藏在每一口
清苦里，等懂它的人来尝。

父亲的
香蕉树

雷华阳

昨夜，窗外的雨一直未停。我的梦，也
一直未停。梦里，雨滴打在香蕉叶上，“哒
哒”的声音此起彼落，香蕉树的样子也越来
越清晰。

小时候，父亲在院子里种下的几棵香
蕉树，成了我儿时的游乐场。记忆中的香
蕉树枝干很高，树的主干挺直、光滑，我和
小伙伴们经常围着它转圈，在树皮上刻下
歪歪扭扭的字。香蕉树的叶子又长又宽，
绿得发亮，从茎干上披散开来，向四周伸
展，变成了为我们遮阴挡雨的巨大扇子。

父亲常常搬来小桌子，我们带着自己
的小板凳，坐在香蕉树下，吃西瓜、嗑瓜子、
写作业，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过年的
糍粑，种种香气蔓延在香蕉树叶上。有一
回，香蕉树上掉下一只虫子，正巧掉在我的
头发上，我吓得哇哇大哭。每年秋天，父亲
总要给香蕉修掉一些叶子，他搭上梯子砍
下香蕉叶时，我们等在树下，几姊妹很快抢
着巨大的叶子跑了。我们尖叫着边跑边
喊：“我有芭蕉扇啦！”“孙悟空，你死定了！”

母亲喜欢坐在香蕉树下为我们缝补衣
服。有一回，调皮的我把她针线盒里所有
的针全部插进了香蕉树的树干里，害母亲
在卧室找了半天。母亲一边找一边着急地
念叨：“这针要是掉到床上扎着孩子们可就
糟了……”结果是我被母亲用细细的竹棍
在香蕉树下打了一顿。如今，我已经完全
忘记了竹棍的滋味，但母亲担心针戳到我
们而着急的神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里，一直不曾抹去。

吃香蕉是我儿时最满足的事。当父亲
把一大串香蕉抱进屋里，我们总是围上去，
看着他把香蕉的茎用铁棒穿一个洞，倒入
一些酒，再用塑料袋包起来，藏在阁楼上。
随后的日子，我们便每天悄悄跑去看香蕉
是否变黄，用手捏捏这个捏捏那个，看看变
软了没有，一旦发现有泛黄的或者变软了
的，就迫不及待地剥开皮，狼吞虎咽地吃
掉。等父母发现的时候，一串香蕉已是残
缺不堪。

时光如梭，我们都已长大，也先后离开
了家乡。院子里的香蕉树从此“代代相传，
香火不断”，原来的几棵香蕉树，已经繁衍
了记不清是第几代“子孙”了。旺盛的生命
力，加上前仆后继的繁殖方式，一棵紧挨一
棵地把院子都占满了。

如今，我买遍了各类品种的香蕉，甚至
走遍了热带的香蕉林，却再也没有吃过比
儿时的更香更甜的香蕉了。其实，香蕉的
味道能有多大区别呢？或许是因为在我的
心里，仍有一棵最美的香蕉树，仍有一段最
好的时光，它们连同那些美好的回忆一起，
都被镶进了梦里那些香蕉树里。

在数字浪潮汹涌的现代社会，信息如瞬
息万变的霓虹，在屏幕间流转闪烁。然而，
在这喧嚣纷扰的时代里，报纸却恰似一位沉
稳从容的智者，静静地坚守着一方宁静的港
湾。它宛如一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宝库，传
递着真实而动人的声音，在岁月的悠悠长河
中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我的父亲，是一位报纸迷。虽已暮年，
两鬓如霜雪般洁白，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
了深深的纹路，但这丝毫未能削减他对报
纸的热爱。父亲常常拄着拐杖，步履蹒跚
地前往老人院取报纸阅读。这里的每一张
报纸，于他而言都像是无价的宝贝，他满心
欢喜地将报纸抱在怀中，脸上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不知疲倦的劳动
者。破晓时分，当晨雾还笼罩着村庄，父亲
就已在村口支起肉摊。他熟练地切肉、称
重、收钱，吆喝声在寂静的清晨里回荡。有
时为了多卖点肉，他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
脚步踏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午后，骄阳
似火，大地被晒得滚烫，父亲又扛起锄头，走
向田间。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在后背晕开
深色的痕迹。无论生活多么忙碌艰辛，一有
闲暇，父亲便会迫不及待地去拿报纸阅读。

那一刻，他忘却了疲惫与辛劳，仿佛在与久
别重逢的老友倾心交谈。他的眼神专注而
深邃，手指轻轻翻动着报纸，仿佛在探索一
个神秘未知的世界。

那个静谧的黄昏，夕阳将天空染成橙
红色，父亲放下手中的报纸，朝我招了招
手。我小跑着来到他身边，依偎在他温暖
的臂弯里。“丫头，爸给你讲个故事。”父亲
翻开报纸，指着一篇报道娓娓道来：“在大
山深处，有位老师，在简陋的教室里坚守了
三十多年。他用一支粉笔，为山里的孩子
们描绘出外面的世界……”父亲的讲述让
我仿佛看到了那位老师在灯下备课的身
影，看到了孩子们捧着书本时脸上洋溢的
笑容。从那以后，我也爱上了读报，也慢慢
对文学有了憧憬。

随着年龄的增长，报纸于我而言，不再
只是一张张印着文字的纸张，而是一扇扇通
往广阔天地的窗。我在报纸上领略过塞北
的万里雪飘；感受过江南的杏花烟雨；为动
人的爱情故事落泪；为深刻的时事评论沉
思……我和父亲的交流也愈发频繁，我们会
为一场体育赛事争论得面红耳赤，会为一篇
优美的散文击节赞叹。那些共读报纸的时
光，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回忆。

今年“五一”，我带着儿子回娘家。远远
望去，父亲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全神贯
注地读着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
的身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儿子轻悄悄地走
近，父亲竟全然没有察觉。直到儿子轻轻拍
了拍父亲的肩膀，父亲这才缓缓抬起头来，
先是一愣，待看清是孙子，脸上立刻绽放出
灿烂的笑容。“快看！”父亲激动地指着报
纸，“你妈妈写的村晚报道登报了！”我快步
上前，抚摸着报纸上熟悉的文字，心中的喜
悦恰似澎湃的潮水荡起圈圈涟漪。那些字
里行间，藏着我对家乡的眷恋，更藏着父亲
的骄傲与期待。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眼中满是欣
慰与自豪。儿子好奇地凑过来，“外公，我也
要看报纸！”父亲笑着将他搂在怀里，逐字逐
句地念给他听。夕阳的余晖里，三代人围坐
在一起，报纸上的文字化作温暖的纽带，将
我们的心紧紧相连。

报纸，承载着父亲的岁月，见证着我的
成长，更延续着我们的亲情。在这个瞬息万
变的时代，它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
岁月的见证者。它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
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喧嚣中
寻得一份宁静，在浮躁中坚守一份初心。

余伟强说，阿爷一辈子也忘不了1941年
的春夏。

田里刚刚放了水，一块块的花花田，要么
像方的镜面，要么像圆的镜面。村里人拖着秧
盆，拎着秧苗，俯身在水田里劳作，一边倒退一
边插秧，回首望去，嫩绿的诗行在天地间尽情
地舒展徜徉。忽然，一阵隆隆的马蹄声打破了
平静，一支打着太阳旗，穿着黄色军服的部队
闯进村里。走在村道中央的军官趾高气扬，其
他落在水田里的军人正扬鞭打马。

阿爷那时十几岁，真正见了鬼子，才知道
什么叫残忍和恐惧。鬼子一家一家砸门，若
遇开门迟缓些的，便用枪托当头打下。进屋
看到值钱东西随意抢夺，连稻种薯种也整袋
整袋搬走。若有人显出不忿的样子，刺刀便
直刺过去。掳掠一番后，又从水田里狂奔而
去。阿爷记得，200多匹战马踏过，早造的水
稻全完了……

村里有许多人出洋后，时不时给家里邮
来银信，捎个百元十元，信中嘱咐，给这个亲
戚分若干，给那个亲戚分若干，对当地人的生
活有极大的改善。很多侨眷眼巴巴盼着海外
邮来银信。孩子们天天唱一首童谣，“喜鹊

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
两，返来起屋又买田。”但银信所汇银钱一般
只在家族内分配，很少惠及外人。在海外没
有亲人的人家怎么办呢？阿爷和几兄弟都在
村里种田，没有人出洋，望着被鬼子践踏的稻
田，充满忧愁。

早造水稻一天天泛黄，但穗子轻飘飘的，
很多只有谷壳没有谷种。完了，完了，全完了，
不要说晚造的稻种没有着落，连吃的也不够
了。在全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村里收到一份
非常特殊的银信，是旅美的华侨邮给本村所有
村民的。

共两页纸，第一页内容如下：
领明、道生、明璞、琳明、圣璋、丕明、圣拱、

圣伦、椿明、圣耀、圣赞、卓文暨四村列位兄弟
公鉴：昨阅各报所知，台城失陷，邻近村落洗劫
一空，闻者痛惜。同人关怀家乡，现在美洲筹
有些款救济乡中之难民。是日汇上仄纸一张，
伸港币二千大元，交明璞、圣章台收下，折合国
币分派隔凹、西安、莲洲、潢边四村居于家乡
者，不论贫富、男女、老幼，每人享受国币十大
元。倘有富者不领受及余存之款，拨归组织看
更之用，兼保耕种，以维持治安，公私幸甚，并

请筹安。
宏明、圣德、开基、圣质、道俊、圣煦、乃文、

国道、普圣、有栋、圣进
仝上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页是捐款名单，上面写着：
兹收捐款人名开列
德予捐美金四十大元，圣照捐美金三十大

元，秋明捐美金三十大元，郁均捐美金三十大
元，圣质捐美金十五大元，道璨捐美金十五大
元，普圣捐美金十五大元，有栋捐美金十五大
元，道俊捐美金十五大元，云圣捐美金十五大
元，宏明捐美金十大元，龙攀捐美金十大元，国
道捐美金十五大元，X圣捐美金十大元，道南
捐美金十大元……

总共有51人捐款，最多的捐40美元，最
少的捐1美元，合计430美元。

那个年代，华侨出洋非常艰辛。一般是在
外做工两年，才能还清出洋所借船票钱。华侨
赴美，洗衣居多。每日工作10到15小时，可
以挣到0.7—1美元，其中吃、住的基本生活开
支要占一半。华侨日日劳作，每天不停地浆
洗、熨烫，很多人腰椎弯曲、腰腿疼痛，甚至得

了静脉曲张。有一首《八磅生涯》的民谣，描述
了洗衣店华工的辛苦生活，“一把熨斗八磅重，
十二小时手不闲。一周干满七天活，挣了一点
血汗钱。拣到洗，熨到叠，为了一碗活命饭，辛
苦劳累在金山。”为了家乡父老，这些华侨在最
低限度生存生活的情况下，每人捐出两天到两
个月的积蓄。

余伟强说，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赴
美务工的余新贤及其堂弟余新伦、余新振、余
新伟等加入“飞虎队”地勤队，余新贤获任司令
少尉，负责前往学校、中华公所宣传发动，以招
募更多适龄华裔青年加入“飞虎队”，回到中国
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还有更多的华侨
加入“一碗饭运动”，每天少吃一碗饭，捐款支
持祖国抗战……

今天，这封银信珍藏在广东省台山市台城
西郊桂水村史馆，信纸已经发黄，好多字迹漫
漶，以至于许多人名只能用“×”代替。

桂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伟强
讲，这封银信村里人代代珍藏，每当看到这封
信，讲述往事的老辈人就泪湿眼眶，海内外中
华儿女生死与共的一幕幕感人场景仿佛就在
眼前。

1941年的银信 刘利元

报纸迷爸爸 黄美卿

夏天的午后
阳光撒下金黄的网
微风轻拂，茂密的林间
传来几声蝉鸣

短促的音符，跳跃在绿叶间
悠扬的旋律，飘荡在蓝天之下

蝉儿们歌唱着生命的热烈
我静静地聆听
自由声响的奔放

几声蝉鸣 陈海权
诗诗歌歌

岁岁月如墨月如墨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

心心灵霁光灵霁光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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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郭哥 摄


